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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下了车，袁世凯不回小站的“新建陆军”营地，

骑着马直驰金刚桥北洋大臣衙门，求见荣禄。

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———有个无可究诘而疑云重重的传说，大

约二十年前，慈禧太后得了一场大病，御医会诊，束手无策，于是下诏命

各省举荐名医。直隶总督李鸿章举荐前任山东泰武临道无锡人薛福

辰，山西巡抚曾国荃举荐现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杭州人汪守正，进京请

脉，诊断慈禧太后所患的是“骨蒸”重症，细心处方，渐有起色。特降懿

旨：薛福辰超擢顺天府尹；汪守正升任天津知府。这一恩遇，既是酬庸，

亦为了地迩宫禁，诊治方便。

照历来的规矩，帝后违和，所有脉案药方，逐日交“内奏事处”，供大

臣阅看。有那深谙医道的人，总觉得脉案极其高明，处方并不见得出

色，甚至有时候有药不对症的情形。日子一久，才知道慈禧太后所患的

是一种不能告人的病：小产血崩，经水淋漓。皇太后小产是天下奇闻，

御医相戒，三缄其口，处方下药，亦就无的放矢了。

薛福辰和汪守正，到底是读书做官的，胸中别有邱壑。病症是看出

来了，既然说不得就不说！托名症象相似，由积劳积郁而起的“骨蒸”，

却将治小产血崩、经水不净的药，隐藏在治骨蒸的方子中。用“说真方、

卖假药”的诀窍，对症下药，果然收功。

这就又出现了一个疑问，如果说慈禧太后是武则天，谁又是“莲花

六郎”？众口耳传，就是这位丰神俊逸、最讲究衣饰的荣禄。

但是，二十年前的荣禄，并未因此加官晋爵，反倒失意了。当时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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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两派势如水火，南派领袖沈桂芬与军机大臣大学士宝，合力排挤附

于北派领袖李鸿藻的荣禄，找个过错，交部议处，将荣禄由俗称“九门提

督”的步军统领，一降而为副将。荣禄很见机，引疾奏请开缺，闭门闲

居，到光绪十二年才外放为西安将军。

这是个闲冷的缺分，倒亏他能守得住，一干八年，直到光绪二十年

慈禧太后六旬万寿，进京祝嘏。正好恭王复起，重领军机，深知荣禄干

才，保他重回步军统领衙门，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，第二年调任兵部尚

书。就此扶摇直上，再下一年升协办大学士。这一年———光绪二十四

年，在四月廿三，皇帝下诏“定国是”，决意变法维新的第十天，由慈禧太

后授意，升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，实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。

直隶总督号为“疆臣领袖”。但是，这个缺分的重要，在于兼领北洋

大臣。而从光绪初年，李鸿章督直，一意讲求坚甲利兵以来，北洋更掌

握了举国主要的兵力，成了真正的“疆臣领袖”。慈禧太后派荣禄出镇

北洋，勒兵观变，下的是一着足以制新党死命的狠棋！

荣禄手下有三员大将。一个叫董福祥，字星五，甘肃固原的回子。

同治初年，西北回乱，董福祥亦是其中的头目之一。后来为左宗棠西征

最得力的将领刘松山所败，投诚改编，反而在平回乱中建了大功。如今

官拜甘肃提督、加尚书衔、赏太子少保，所部称为“甘军”，是一支骁勇善

战而风纪很坏的骑兵。

再一个是聂士成，字功亭，出身淮军，是李鸿章的小同乡。甲午年

朝鲜东学党作乱，中日同时发兵援韩。聂士成随提督叶志超率师东渡，

以孤军守摩天岭，设伏大败日军，阵斩日将富刚三造，算是淮军的后劲。

又通文字，曾匹马巡边，著《东游纪程》，亦算是儒将。所部号为“武毅

军”，半仿德国式的操法，实力颇为可观。

再一个就是袁世凯。甲午中日之战以后，他虽保有浙江温处道的

实缺，却不愿赴任，因为道员升监司、升巡抚，起码也得十年的工夫。功

名心热的袁世凯，一心只想走一条终南捷径。于是上个条陈，主张练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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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新军，以矫绿营的积弊。当国的李鸿藻和荣禄，接纳了他的建议，招

募了七千人，就天津以南，土名小站的新农镇上，淮军周盛波的旧垒，屯

驻操练，名为“新建陆军”。洋鼓洋号，壁垒一新，深为荣禄所欣赏。

升任为直隶按察使的袁世凯开始在小站练兵，是光绪二十一年冬

天的事。三年下来，卓然有成，因而为康有为所看中了。这年六月间，

就派人到小站来活动。袁世凯装傻卖呆，根本不容说客有启齿的机会。

这样到了七月，新政展布，如火如荼，皇帝乾纲大振，新党气焰愈盛。最

令朝中大老侧目的是两件事：七月十九，礼部主事王照专折参劾本部堂

官怀塔布、许应等阻挠他的条陈，不愿代奏，结果礼部满汉尚书、左右

侍郎，奉旨一律革职。京中各衙门的长官，称为“堂官”，部里满汉尚书、

侍郎共是六员，通称“六堂”。这礼部六堂，尽皆革职，与光绪十年恭王

以下的军机大臣，全班被逐，都是有清开国以来，史无前例的事。

另一件是七月廿上谕：“内阁候补侍读杨锐、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、

内阁候补中书林旭、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，均赏加四品卿衔，在军机章

京上行走，参预新政事宜。”一切大政，都由“四京卿”拟议，发号施令，亦

由四京卿拟上谕交内阁明发，或交兵部寄递各省。这等于皇帝另外组

织了一个政府。原来的军机处，就像雍正七年以后的内阁一样，变成有

名无实了。

于是旧党———实在也就是后党，通过各种途径向在颐和园颐养的

慈禧太后进言，非采取决绝的手段不可。而慈禧太后只是冷笑，一无表

示。

到了七月廿六，突然有一道电谕：“命直隶总督荣禄，传知按察使袁

世凯来京陛见。”袁世凯是七月廿九到京的；这天，八月初五回天津，前

后在京逗留了七天。

“恭喜，恭喜！”荣禄一见面就道贺，“我已经看到八月初一的上谕

了。”

原来八月初一有上谕：嘉许袁世凯“办事勤奋，校练认真”，开缺以

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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侍郎候补，“责成专办练兵事务，所有应办事宜，，随时具奏”。这不但使

得袁世凯一跃而在一二品大员之列，并得专折奏事，直达天听。这是所

谓“大用”的开始，非寻常升官可比，自然应该道贺。

可是袁世凯知道，在这道上谕中，荣禄最重视的是“责成专办练兵

事宜”这句话，如今的兵权在荣禄手里，也就是在慈禧太后手里；而皇帝

想假手于他夺太后的兵权，荣禄就必得为太后为他自己保护兵权。这

道上谕一发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后帝母子之间的冲突，已很少有调停

的可能。而首当其冲的是自己，也是荣禄！

局势如一桶火药，而药线在自己手里，一旦点燃，如何爆出一片锦

绣前程，而不是炸得粉身碎骨，这个他从午前十一点钟上火车，一直到

此刻，五个钟头的考虑而始终不能委决的大疑难，是到了必须作决定的

时候了。

事机急迫，无从考虑。惟一的办法就是用他平时信服实行的八字

真言：见风使舵，随机应变。

心里闪电似地在转着念头，口中还能作礼貌上的酬应，“这都是大

帅的栽培。”说着，垂手请了个安，表示道谢。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皇上的特达之知，于我何干？”荣禄问道，“京里

的天气怎么样？”

此时而有这样一句最空泛的寒暄，大出袁世凯的意料。不过略想

一想，不难明白，此正是荣禄存着戒心之故。自己不必作何有弦外之音

的回答，老老实实回答最好。

“到的那天下雨，这几天很好。不过早晚已大有秋意了。”

“喔，你住在哪里？”

“住在法华寺。”

由此开始，荣禄接连不断地，只谈些毫不相干的闲话。这种深沉得

不可测的态度，使袁世凯大起警惕，如果再这样敷衍下去，荣禄会怎么

想。他一定是在心里说：这小子，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？居心叵测，再

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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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信任了。

这样一想，立即向左右看了一下；趋前两步，轻声说道：“世凯有几

句紧要话，密禀大帅。”

荣禄声色不动，只侧脸挥一挥手，说一句：“都出去！”

于是装水烟的听差带头，所有的侍从都退出签押房外，站得远远

地，袁世凯便即双膝一跪，用痛苦的声音说道：“世凯今天奉命而来，有

件事万不敢办，亦不忍办，只有自己请死！”

荣禄笑了，“什么事？”他问，“让你这么为难？”

“大帅请看！”

接过袁世凯袖中所出一纸，荣禄一看是朱谕，不觉一怔，但立即恢

复常态，坐在原处细看。朱谕上写的是“荣禄密谋废立弑君，大逆不

道！！袁世凯驰往天津，宣读朱谕，将荣禄立即正法。其遗缺即着袁世

凯接任。钦此！”

袁世凯觉得这片刻工夫，关系重大，整顿全神，仰面看看荣禄的脸

色。先看他读朱谕并不站起来，知道他心目中并无皇帝，迹象不妙！转

念又想：这是还不知朱谕内容之故。如果读完朱谕，面现惊惶，有手足

无措的模样，便不妨乘机要挟；或者有忧虑为难的神色，那就很可以替

他出主意，为人谋亦为己谋，好歹混水摸鱼，捞点好处；若是既不惊、亦

不忧，至少亦会表示感谢，那就索性再说几句输诚的话，叫他大大地见

个情。

念头刚转完，荣禄已经读完朱谕，随手放在书桌上，用个水晶镇纸

压住，板起脸说道：“臣子事君，雨露雷霆，无非恩泽。不过朝廷办事，有

祖宗多少年传下来的规矩，‘承旨’责在军机，定罪有吏部、刑部，问斩亦

要绑到菜市口。如果我有罪，我一定进京自首，到刑部报到，哪能凭你

袖子里一张纸，就可以‘钦此，钦遵’的？”

这番回答未终，袁世凯知道自己在宦海中操纵的本领，还差人一大

截，眼看狂飚大作，倘不赶紧落篷，便有覆舟灭顶之危！

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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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帅！”他气急败坏地说，“世凯效忠不二，耿耿寸衷，惟天可表。

大帅如果误会世凯有异心，世凯只好死在大帅面前！”

说到这里，痛哭失声。且哭且诉，说他在京曾由皇帝召见三次；三

次皆是偌大殿廷，惟有君臣二人的所谓“独对”：第一次是八月初一，垂

询小站练兵的情形，当天就有“开缺以侍郎候补”的上谕；第二次是八月

初二，皇帝曾问到外洋的军事。

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天。八月初三，荣禄曾有电报到京，说英国

和俄国已在海参崴开仗，大沽口应加戒备，催袁世凯立即回任。而就在

这天晚上，谭嗣同到他的寓所相访，要求他带兵进京，包围颐和园，劫持

慈禧太后。同时表示，皇帝将在八月初五，再度召见，有朱谕当面交下。

“一看朱谕，世凯吓得魂飞天外，恨不得插翅飞回天津。世凯蒙大

帅提拔之恩⋯⋯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”荣禄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，“有话明天再说！”

说完，将茶碗一端，门外遥遥注视的听差，拉起嗓子高唱：“送客！”

撵走了袁世凯，荣禄立即召集幕府密议，好得是先已有防变的部

署，前一天已调甘军进驻离京四十里的长辛店，这时决定将聂士成的武

毅军调防天津，监视小站的新建陆军。

在此同时，路局已接到命令，特备专车，升火待发。荣禄便衣简从，

悄然上车，深夜到京，预先接到电报的步军统领崇礼，亲自在车站迎接。

相见别无多语，崇礼只说得一声：“庆王在等着！”随即陪荣禄出站，坐上

蓝呢后档车进城。

庆王府在北城，什刹海以西的定府大街。进宣武门由南往北，穿城

而过，到时已过午夜，庆王已等得倦不可当，勉强撑持，听得荣禄已到，

精神一振，吩咐在内书房接见。

灯下相见，庆王讶然问道：“仲华，你的气色好难看！”

“怎么好得了？从本初进京，我就没有好生睡过一觉。”

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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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末袁绍字本初，这是指袁世凯而言。在亲贵中，庆王是颇读过几

句书的，懂他这两字隐语，也意会到他此行与袁世凯进京，特蒙皇帝识

拔一事，有重大关系。便即亲自起身，掀帘向在廊上伺候的护卫与听差

说道：“都出去！把垂花门关上。”

听得这话，崇礼觉得亦有请示的必要，等庆王转过身来，随即说道：

“王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，我跟你请假。”

庆王不答他的话，看看荣禄问说：“受之不必走吧？”受之是崇礼的

别号。

内务府正白旗出身的崇礼，也是慈禧太后所赏识的人物之一，而且

是步军统领，职掌京师治安，当然亦有参预最高机密的资格，所以荣禄

一叠连声地说：“不必走！不必走！”

于是三个人围着一张花梨木大理石面的小圆桌，团团坐定，崇礼先

开口告诉荣禄：“老佛爷昨儿回宫了。”

“莫非得了什么消息？”

崇礼愕然：“什么消息？”

“我还以为老佛爷知道颐和园不安静，所以又挪回来的呢！”

祟礼大惊失色，“荣二哥！”他急问说，“怎么说颐和园不安静？难不

成新党派了刺客藏在园子里？”

“对了！新党派了个大刺客，打算派兵包围颐和园，跟老佛爷过不

去。我给你们看样东西。”

等看过荣禄带来的那道朱谕，庆王和崇礼都伸一伸舌头，双眼睁得

好大地，不住吸气。

“好家伙！”庆王说道，“皇上真有那么大的胆子！”

“那必是珍妃在替皇上壮胆。”崇礼问道，“二哥，这道朱谕是哪里来

的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，”庆王接口，“当然是袁慰庭自己交出来的。”

“王爷猜对了！”荣禄接着问道，“王爷，你看怎么办？”

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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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除了面奏老佛爷，没有第二条路好走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！”荣禄将身子往后一靠，“劳受之的驾吧，看是怎么

样跟老佛爷见面？”

“好！”崇礼立即起身，“都交给我！我找‘皮硝李’去。回头我在贞

顺门候两位的驾。”

等崇礼一走，荣禄才跟庆王谈到应变制宜之道。皇帝决不能再掌

权，是不消说得的。但应出以怎样的一种手段，却是非慎重考虑不可

的，否则，会引起极大的动乱，招致“动摇国本”的严重后果。

“废立一事，决不可行。可是，仲华，”庆王一脸没奈何的表情，“你

知道我的处境，我实在不便说话。祖家街有个可笑的谣言，说我两个儿

子没有入承大统的希望，所以反对废立。这是从何说起？我就做再荒

唐的梦，也不敢指望做太上皇，第一，我是高宗一系；第二，果然废立，以

旁支继统，当然是为穆宗立嗣，继穆宗之统。算辈分也不对啊！我能糊

涂到连弟兄、叔侄都搞不清楚不成。”

穆宗是“载”字辈；奕劻两子载振、载搜是穆宗的堂房弟弟，自无以

弟作子之理！荣禄也觉得“祖家街”的这个谣言，造得太离谱了。

“我就不服！”不大动感情的荣禄，忽然愤慨了，“莫非只有他‘祖家

街’，‘翔凤胡同’就不够资格入承大统！”

“祖家街”与“翔凤胡同”这两处地名，指两处王府。恭王府原是和

的住宅。乾隆末年，皇子私议储位。庆王奕劻的祖父、皇十七子永
表示：“天下至重，何敢妄窥大位。将来但愿能住和的宅子，于愿已

足。”及至乾隆内禅，皇位归于永一母所生的皇十五子，即是仁宗。嘉

庆四年，“和跌倒”，仁宗想起这段往事，就拿和的住宅，作为庆郡王

永的赐第。咸丰年间，改赐恭王。不过这座王府在三转桥，恭王另在

什刹海附近翔凤胡同，构筑别墅，命名“鉴园”。通常说恭王府，都指鉴

园而言。所以荣禄亦以翔凤胡同，作为恭王府的代名。

祖家街在西城阜成门大街以北，相传是清初降将祖大寿的故宅。

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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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王载漪的府第，在这条街上。载漪是惇王奕的第二个儿子，承继为

仁宗第四子瑞亲王之后，照清朝亲贵承袭的制度，降等袭封，瑞亲王绵

忻之子奕志承袭，降为瑞郡王；载漪是奕志的嗣子，降等承袭为贝勒。

载漪颇得慈禧太后的欢心，所以在光绪十四年就加了郡王衔。四年前

晋封为瑞郡王，不道军机大臣糊涂，承旨时将“瑞”字误书为“端”字。上

谕既发，不便更正，载漪就这样糊里糊涂成了端王。

端王载漪，与恭王的几个儿子，与穆宗都是嫡堂的兄弟。如今要在

近支中找“溥”字辈的作为穆宗的嗣子，则恭王府亦有资格。而载漪恃

太后之宠，一心以为只有他的儿子，可以入承大统。荣禄在恭王生前，

颇蒙器重，因而有此愤愤不平之言。

“你也别替人家发牢骚了！言归正传，我看，”庆王沉吟了一下说，

“眼前只能在‘训政’二字上做文章。”

“这篇文章可要做得好！”

“做文章容易。”庆王答说，“总要等‘见面’以后，才能放手办事。”

“见面”、“递牌子”、“叫起”都是朝贵常用的术语。军机大臣每日进

谒，称为“见面”。庆王此时所说的“见面”，是指见了慈禧太后而言。未

奉懿旨，一切都无从措手。于是，各自换了公服；两人同车出府，向东疾

驰。

向来大臣上朝，都由东华门入宫，此时事出非常，驱车直趋宫北面

的神武门。庆王与荣禄都是赏过“紫禁城骑马”的，守神武门的护军统

领，已由崇礼打过招呼，明知他们进宫不由其道，依旧放行，让他们直到

贞顺门下车。

贞顺门是宁寿宫的后门。这所乾隆归政之后的颐养之处，因为有

一座畅音阁，是楼高三层的大戏台，所以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宫，为了

听戏方便，常住宁寿官。此时崇礼与外号“皮硝李”的大总管李莲英，接

着了庆王与荣禄，先将他们延入贞顺门西的倦勤斋叙话。

“老佛爷让莲英给叫醒了！”崇礼说道，“马上就可以‘请起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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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王爷跟荣大人有什么事面奏，我不敢问。”李莲英接口，“不过，得

预备什么，请两位的示下，省得到时候抓瞎。”

庆王点点头，看看荣禄说：“仲华，听你的！”

“今儿个怕有大举动。”荣禄答说，“最好避开皇上。”

“老佛爷本来打算今天仍旧回园，既然如此，就早早起銮吧！”

“颐和园又太远了。”

荣禄还在踌躇，李莲英已经有了答复，也等于作了答复：“那就挪到

西苑。”

说完，李莲英就走了。不多片刻，有个小太监来通知“叫起”，同时

指明：召见的是庆王与荣禄。

“受之，”荣禄便即叮嘱，“请你派个妥当的人，悄悄通知军机，预备

老佛爷召见。”

召见庆王与荣禄，是在作为乾隆书房的乐寿堂，除了李莲英以外，

别无太监与宫女。

跪过了安，庆王先奏：“荣禄是昨儿晚上十二点钟进京的，有大事跟

老佛爷面奏。”

“说吧！”慈禧太后问荣禄，“你是袁世凯回天津以后才进京的？”

“是！”荣禄答说，“奴才有密件，请老佛爷过目。”

密件就是那道朱谕。李莲英从荣禄手里接过来，一转身呈上御案，

慈禧太后入目变色，突出两腮，双眉之间，青筋暴露，牙齿咬得格格有

声。庆王与荣禄从未见过任何一位老太太有此可怖的形相，不由得都

打了一个寒噤。

真如雷霆骤发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慈禧太后忽又收敛怒容，平静

地说：“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袁世凯一回天津就来看奴才⋯⋯”

荣禄将袁世凯告密，以及他的应变部署，从头细细一直谈到进京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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庆王会面为止。话很长，一口气说下来，不免气喘，略歇一歇时，慈禧太

后看看李莲英说：“给荣大人茶！”

茶倒是现成，但茶具都是上用的明黄色，非臣下所能僭用。因而颇

费张罗，于是慈禧太后又开口了。

“就拿我用的使吧！这是什么时候，你还在那儿磨蹭！”

“君臣的礼节嘛！”李莲英已找到两个乾隆青花的大酒钟，权当茶

碗。一面倒茶，一面头也不回地答说：“大规矩错不得一点儿！老佛爷

就有恩典，人家也不敢喝呀！”

说着，已倒了两钟茶来，庆王与荣禄都先磕了头，方始跪在地上，双

手捧起茶钟，“咕嘟，咕嘟”一气喝干。

就这当儿，慈禧太后已想停当了，“袁世凯可恶！他这是曹操给董

卓献宝剑嘛！”她重重地说，“这个人可万留不得了。”

荣禄大惊，“袁世凯是人才，求老佛爷开恩。”他向庆王看了一眼，

“奴才知道袁世凯本心没有什么。再说奴才也制服得住他。”

庆王受过袁世凯一个大红包，兼以荣禄的示意，便接口帮腔：“老佛

爷明鉴，如今办大事正要收揽人才。袁世凯纵不足惜，但如老佛爷饶不

过他，怕替老佛爷办事的人会寒心。”

“而且，”李莲英插嘴说道，“也叫景仁宫看笑话。”

珍妃住西六宫的景仁宫。她如果知道袁世凯告密而被诛，当然会

抚掌称快。慈禧太后醒悟了，“亲痛仇快”的事不能做。

“好吧！我饶了他。不过，荣禄，你得好生管住！”

“是。奴才制得住他。”

慈禧太后点点头，转脸吩咐：“把匣子拿来！”

李莲英答应着，立即取来一个专贮奏折的黄匣子，打开了小银锁，

慈禧太后亲手捡出一件奏折，交荣禄阅看。

这个折子是两名御史联衔，在八月初三那天，到颐和园呈递的。这

两名御史，一个叫杨崇伊，江苏常熟人。热中利禄，不惜羽毛，敢于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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恶，曾经一折子参倒珍妃的老师、翁同的得意门生，为一时大名士的

江西萍乡人文廷式，因而颇不容于清议。

另一个是湖北江夏人，张凯嵩的儿子张仲。张凯嵩久任督抚，宦

囊充盈，所以张仲是个席丰履厚的贵公子，做官的宗旨，与杨崇伊相

反，利心较淡，名心甚重，由编修转任江南道御史以来，便以敢言著称。

杨、张二人联衔所上的折子，自然是向皇帝陈奏。但此折子又不能

让皇帝寓目，所以特地到颐和园呈递。因为，慈禧太后自入夏为始，一

直驻驾颐和园，皇帝间日省视，亦经常在那里处理大政。臣下到颐和园

向皇帝奏陈，亦是常有之事。杨崇伊便是利用皇帝往来不定的这个漏

洞，能将奏帝的折子，送到慈禧太后面前。

折子的内容，是得风气之先，抢一个“拥立”之功，请慈禧太后三度

垂帘。只是，既已“归政”，不便再公然收掌大权，所以仿照嘉庆即位，乾

隆以太上皇的身份，仍旧干预政务的故事，现成有个“训政”的名目，可

以借用。

这个折子，荣禄不必再看，因为杨崇伊事先到天津商量过的。荣禄

当时表示———“不妨上了再说”，做个伏笔；如今别无选择，惟有运用这

个伏笔了。

“那么，你们去预备！”慈禧太后问李莲英，“今儿个，皇帝要干些什

么？”

“除了召见四位‘新贵’，还得驾临中和殿‘阅祝版’。”

“这会，皇帝在哪儿？”

“多半还在景仁宫。”李莲英答说，“奴才马上派人去打听。”

一听景仁宫，慈禧太后便不自觉地怒气上冲，“不用打听了！”她说，

“咱们就去吧！”

荣禄不能确知慈禧太后到了景仁宫，跟皇帝见了面，彼此会说些什

么，不过，皇帝作何表示，可以不管。如今顶要紧的是，需决定慈禧太后

在何处召见军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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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想着，便陈奏请旨。慈禧太后并无意见，反问一句：“你们看

呢？”

“奴才的意思，请老佛爷在西苑办事。”

“也好！你们把杨崇伊的折子带去。”慈禧太后随即又吩咐李莲英，

“回头咱们就由景仁宫，一直到西苑。”

“喳！”李莲英答应着，向荣禄使个眼色。

这是暗示他可以“跪安”了。于是荣禄又拿肘弯碰一碰庆王。两人

磕头跪安，辞出殿去，转到隆宗门内，离军机处不远的内务府朝房，派人

先将崇礼找了来接头。

“已经通知过了。”崇礼低声说道，“刚中堂说，他盼这一天很久了！

要怎么预备，最好赶快通知他。”

“仲华，我看，这会儿就把刚子良请了来谈一谈吧？”

荣禄考虑了一下，摇摇头，“这会儿还不必。”接着又转脸对崇礼说，

“受之，劳你驾，悄悄儿把钱子密给找来。”

“好！我自己去说。”

子密是钱应溥的别号，浙江嘉兴人，军机章京出身。同治年间为曾

国藩奏调出京，在他幕府中专司章奏。曾国藩殁于两江总督任上，钱应

溥复回军机，由章京而“达拉密”———军机章京领班。由达拉密而超擢

为军机大臣，为人明敏通达，笔下更是来得。荣禄觉得这件大事，必须

透过军机，而军机大臣中，只有跟钱应溥商量才有用。

庆王比较持重，认为应该告知刚子良，就是刚毅。此人籍隶镶蓝

旗，在刑部当司员时，因为熟于律例，勇于任事，颇得当时的尚书翁同
的赏识，外放为潮嘉惠道，升监司，当巡抚，所至有声，算是封疆大吏中

的佼佼者。光绪十五年皇帝亲政以后，翁同以师傅之尊与亲，得君独

专，颇为弄权。光绪二十年甲午之战，大东沟一战，海军大败。朝局一

变，恭王复起，翁同、李鸿藻再入军机，刚毅亦由于翁同的密保，由

广东巡抚内召，以礼部侍郎而在军机大臣上行走。在仕途中，这一步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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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跨得大了！照道理说，应该感激翁同才是，然而不然！

翁同倒是绝非喜欢摆架子的人，亦很少疾言厉色。但以刚毅既

是旧属，又有新恩，言语词色之间，当然比较率直。刚毅没有读过多少

书，爱掉文而常念白字，提到大舜称为“大舜王”，只是识者摇头。皋将

陶的陶，读如陶器的陶，也还不觉刺耳。可是以当国执政的枢臣，“茶”

毒生灵，草“管”人命，琅琅上口，这种笑话，可就伤害到政府的威严了！

因而有一次，翁同忍不住当面纠正，刚毅面红过耳，唯唯称是，但心里

引为大恨，一直想找个机会报复。

到了这年春天，翁同因为赞助皇帝维新，又与为慈禧太后及旧党

深恶痛绝的康有为扯上关系，所以为跟翁同有宿怨的荣禄所排挤，落

得个“革职永不录用，驱逐回籍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”的凄凉下场。而在

荣禄下此杀手之时，刚毅在暗中颇尽了些力量。而荣禄并不感激，反觉

此人刻薄无义，存着戒心。同时，他亦很不满刚毅刚愎自用、横行霸道

的作风，觉得新旧之争搞得如此势如水火，以致太后与皇帝母子之间，

竟如仇敌，刚毅在其间推波助澜，要负很大的责任。所以这件大事，不

愿与他商议。

庆王见他态度坚决，便不肯多说，等钱应溥到了内务府朝房，亦仍

旧让荣禄去跟他细谈。

就在这时候，慈禧太后已带着大总管李莲英、二总管崔玉贵，以及

大批的太监、宫女，由宁寿宫出蹈和门，进苍震门到了“西六宫”之一的

景仁宫。

景仁宫是珍妃的寝宫，亦是皇帝经常临幸之地。珍妃得报，心知慈

禧太后的来意不善，深怕错了礼数，又遭谴责，赶紧出宫跪接。慈禧太

后却理都不理，让李莲英搀扶着，上阶入室，往正中所设的宝座上一坐，

随即喊道：

“崔玉贵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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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喳！”崔玉贵的嗓子，雌音特重，加以高声应答，亢直尖厉，入耳令

人心悸。跟在后面的珍妃，不由得皱了皱眉。

不过，她总算抢了个先，越过捧着个大肚子的崔玉贵，跪在慈禧太

后面前说：“奴才给老佛爷请安！”

慈禧太后没有理她，偏着脸对崔玉贵喝道：“你们给我搜！”

搜什么是早就关照过的，崔玉贵又是嗷然一声：“喳！”回身招一招

手，直奔珍妃卧室，抽出皇帝常用的一张书桌的抽屉，拿起来往桌上一

倒，那些拆散了的钟表之类的杂物，仍旧一抹一扫，归入原处，所有的文

件，用块黄袱，一股脑儿包了起来。

搜完书桌，又搜珍妃的的台与枕箱，所获亦颇不少。前后不过一盏

茶的工夫，便可复命，而珍妃仍然直挺挺地跪在冰凉的青砖地上。

“带回去看！”慈禧太后又扬扬脸问，“谁是这儿管事的？”

景仁宫的首领太监，赶紧奔过来跪倒，自己报告：“奴才孙得禄给老

佛爷磕头。”

“你主子不孝！打这儿起，停了‘月例’的首饰衣服，省得她成天打

扮得花里胡哨的，迷得皇帝颠三倒四的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”

“喳！”孙得禄大声答应，不由得转脸去看珍妃。

珍妃噙着两滴眼泪，却就是不掉下来。慈禧太后冷笑着问：“怎么

了？敢情你还不服？”

“奴才都没有吭气。”珍妃回答的声音，既快且急。

“你们听听！”慈禧太后看着李莲英，“还跟我顶嘴！”

“珍妃哪里敢！”李莲英是怕慈禧太后过于生气，大家都不安逸，所

以紧接着说：“主子谢恩吧！”

珍妃很识好歹，知道李莲英在维护她，倒不能不领这个情，便即碰

头说道：“奴才有不是，尽管请老佛爷责罚，只求老佛爷别动气！”

“哼！”慈禧太后答说，“别口是心非吧！你们都巴不得我早死！老

天爷有眼，偏教我硬朗，偏教你们不得遂心！”

缘员

胭 脂 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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